
1930年的 《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连载了近代国学大师胡朴安的一篇 《明州游记》。今日读来，变迁对
照，可作为宁波发展的史料佐证。

文章从那艘由上海驶向宁波的客轮说起。自上海开埠以来，沪甬两地主要由海轮沟通，航班开通时间始于
1862年的同治年间，直至上世纪末因高速公路的便捷，渐至撤线。2011年6月彻底停航，算来已是延续近150
年。现两地的轮船码头旧址，宁波改建成一块文化展览区域，上海的十六铺也成了个热闹去处。

我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来回就乘了这趟轮船。航行似乎永远都一个速度，从上海出发，通常下午四点左右
开船，一觉睡醒，第二天早晨到达宁波。至于胡朴安先生所说的“惟夜十二时船身稍有倾仄”，算来是轮船到
了洋山港附近的海域。其余的海路都还是平稳的，倒是船舱里会有些热闹，晚饭时分船上餐厅的盖浇饭卖得火
热；晚上七点多，船上还有电影放映；凌晨三点左右，船舱喇叭开始播放音乐，提醒快到目的地，就有人开始
在盥洗室排队洗脸刷牙，厕所门口也会排起队来。站在甲板上眺望，黑黢黢的海岸线渐行渐近，不久，可以看
到招宝山上的航行灯塔。胡先生那时或是还没有这般的丰富，“翌日早晨，船入镇海口而到宁波江北岸码头”，
明州游记也就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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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漫画角

吴启钱

网上看到一句“鸡汤”，细
细读来不无道理，说的是：“人
品好的人，自带光芒，无论走到
哪里，总会熠熠生辉。”人是社
会关系的总和，人生过得顺不
顺，与其他人的认可和支持有很
大关系。于是，人品就成了最好
的人生通行证。人品好的人，别
人认可你，认同你；人品差的
人，谈什么都没有用。

那 么 ， 好 人 品 是 如 何 炼 成
的？

好 人 品 ， 应 该 是 被 众 人
“品”出来的。人之有口，用来
吃饭，也用来说话。我们祖先造
字，充满智慧，极为巧妙：一个

“品”字三个“口”，既是多口品

尝，也是众口评说。我们吃饭，
饭菜要在嘴里慢慢咀嚼，才能让
营养被身体充分吸收；做人也一
样，要经众口评说，其品行德性
和本领才能被认可。人品即“品
人”，是他人对一个人的品读、
品味、品尝和品评的结果。如果
经不起他人品评，则众口铄金，
积毁销骨；反之，则百炼成钢。
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
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
人品，差不多就是这个理。

所 以 ， 要 做 个 有 好 人 品 的
人，先要敢于让人品评。让人品
评，则要直面群众。一个人人品
好不好，最有发言权的是群众。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才有说
服力。干部历练中，经历急难险
重工作任务的考验是重要途径，
经受人民群众的品评甚至是批评
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因而党员干
部不但要在“工作圈”内经受

“红红脸出出汗”，更要到群众中

“多露脸多亮相”，与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面对面听取群众对其
道德品格、工作态度、工作业
绩、人品官品的品评议论，甚至
批评指责。要相信群众是真正的
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
众的嘴巴是公正的。

被人品评，要闻过则喜。喜
欢听恭维话而不喜欢听告诫话，
几乎是每个人的共性。忠言逆耳
利于行，尖锐的批评是带刺的玫
瑰，只有对你负责任的人，才会
和你说逆耳忠言。因此，对那些
敢于批评自己的人要心怀感恩。
反过来，对那些总是夸赞自己的
人，要有分辨能力，分辨出巧言
令色，从言外之意反思自己的不
足，这样有助于养成良好的人
品。那些一听到批评的声音就暴
跳如雷，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只喜欢听恭维话吹捧话，还要自
我吹嘘的人，正是没有自信、人
品太差的表现。好人品的背后，

是开阔的胸襟，任人评说的雅
量，闻过则喜的态度。

被人品评，要闻过即改。人
无完人，好人品不是天生的，而
是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结果。
孔 子 说 ：“ 法 语 之 言 ， 能 无 从
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
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
而 不 改 ， 吾 未 如 之 何 也 已
矣！”意思是义正词严的告诫，
能不听吗？可贵的是能改正错
误。恭维和顺的赞美，听了能不
喜悦吗？可贵的是要听出其言外
之意。孔子还有一句“多闻，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也给出了锤炼好人品的具
体做法。

人 品 ， 是 一 个 人 最 强 的 靠
山，最硬的底牌。经得起他人品
评，经得起群众评议，才能成为一
个高尚、有道德、有益于人民的
人。做人如此，当干部也是这个道
理。

如何炼就“好人品”

黄欣荣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将使人
类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但我们
不必杞人忧天。

比如有个问题，智能机器将
成为不受人类控制的“新物种”
吗？人工智能的反对者往往说机
器一旦有了智能可能不再听从人
类的命令，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
物 种 ， 就 像 潘 多 拉 之 盒 中 的 魔
鬼，一旦把它释放出来，就不会
再受人类的控制。其实，人工智
能的反对者只看到了机器的强大
智能，但没有看到智能机器的终
极控制权依然掌握在人类手中，
因为无论如何，智能机器的最初
设计者和控制者是人类。虽然智
能机器具有自我学习、自我进化
的能力，但智能机器并没有自我
意识，没有自身的利益和目的，
人类的综合判断能力以及比智能
更高级的智慧能力仍然可以握有
终极的控制权，即人工智能无论
如何都被打上了人工的烙印。

再说，机器学习所使用的经
验数据，本身就是包含许多反映
人类意志和目标的数据，机器的
学习只能让机器更加理解人类的
意图和目标，更加能够为人类服
务。当然，由于具有智能，它将
更加自主独立，不需要事事皆需
人类参与，这不正是人类所需要
的吗？其实人类与智能机器各有
长处，相互之间优势互补，相互
都需要对方的存在。如果智能机
器完全摆脱了人类，那么其存在

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
还有个问题，假设智能机器

真比人类聪明，人类就一定会成
为智能机器的奴隶吗？

其实智能机器根本没有这样
做的理由。智能机器和人类的存
在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存在条件，
但是由于智能机器和人类的基本
构成要素不一样，他们所需要的
存在条件也不一样。智能机器所
需要的主要是金属元件、电力、
网络和数据等，而人类所需要的
则比较复杂，心理学家马斯洛曾
用需要层次论详细分析了人的生
理、安全、社交、自尊和自我实
现等从物质到精神的五个层次的
需要。我们很容易发现，人类所
感兴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智能机器并不感兴趣，而智能机
器感兴趣的电力、网络和数据虽
然人类也需要，但这些东西并不
完全排他。因此，从生存需求来
说，智能机器和人类是错位的，
没有需求重叠，人机之间不存在
为生存而竞争的基础。特别是人
类并不处在智能机器生存的食物
链之中，因此智能机器没有必要
杀 戮 人 类 ， 也 没 有 必 要 奴 役 人
类，因为杀戮或奴役人类对智能
机器来说并非是生存所必需的，
对它们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

那种认为智能机器具有更强
的 智 能 就 一 定 会 奴 役 人 类 的 想
法，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只是
从谁智力水平高谁就是王者的错
误逻辑中推测出来的。再说，智
能 机 器 只 是 智 力 有 可 能 超 越 人
类，而人类主要是依靠更加复杂
的智慧来解决问题的，机器的智
慧还远不如人类，所以我们没有
必要害怕。 来源：深圳特区报

对待人工智能
要抛弃“杞人忧天”式思考

缪金星

一

宁波老城建于三江口的西南
岸 ， 游 记 中 “ 过 江 桥 ， 到 天 后
宫”，知是胡朴安先生一行沿奉化
江南岸，过灵桥而往东了。灵桥俗
称老江桥，最初为一座大跨度的浮
桥，1936 年才改建成钢骨环洞式单
跨拱桥。故胡先生当年还只能踩在
颤巍巍的浮桥上。再是原宁波城外
城内有两座“妈祖庙”，城外江东的
称“天后宫”，亦为庆安会馆，始建
于清朝道光年间，其既是一个祭祀
和供奉天后妈祖的殿堂，又是一个
商贾议事的会所。城内东渡路与江
厦街交叉口则有个“天妃宫”，1949
年毁于战火。当年两庙隔江互视，
兼甬城东门一带，层楼临水，街衢
洞达，道路纵横，百货列肆。望而可
知为富庶之区。

出 天 后 宫 ， 入 东 门 而 至 月
湖。按说宁波旧称明州，城内原
有日月两湖，最经典的描述当属
明末张岱的 《日月湖》：“宁波府
城内，近南门，有日月湖。日湖
圆，略小，故日之；月湖长，方
广，故月之。二湖连络如环，中
亘一堤，小桥纽之。”老日湖由于
淤塞已不复存在，2002 年宁波市
有关部门在江北湾头附近兴建日
湖公园，“日月湖”再次相映成
趣，绿树婆娑，桃色柳媚，倩姿
绰约，景色宜人。

然则胡先生此行，也就去了
一趟天一阁就返还船中了，来不
及环湖走遍。今日的月湖，已打
造 成 国 家 级 的 5A 景 区 ， 而 在 当
时 ， 月 湖 除 了 天 一 阁 、 月 湖 十
洲，再有陆殿桥下的贺秘监祠、
居士林、关帝庙，就算当时还没
有新开的服装博物馆、银台第官
宅博物馆，靠着一己脚力，怎逛
得过来？至于胡先生所说月湖水
源出自四明山，从城西南五十里
大雷山，经集仕港，汇望春桥，
入西门。再是罗列湖中汀洲岛桥
十景，得益于他平日所读的书了。

二

由 城 内 月 湖 而 返 城 外 舟 中 ，
“趁潮开船，片帆初挂，斜阳正明，
风细潮平，船行颇稳。”正所谓“潮
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约行二
里余过坝”，我想，这是到了现在的
鄞州区道士堰碶闸文化公园附近，
这里原本有个闸堰。堰的作用等同
于水坝，但比坝低矮，也即修筑在
内河上，能蓄水排水的小型水利工
程。多水的地方必也多堰，江南尤
甚。而在沿海地区，堰不但兼有蓄
水灌溉和排涝的功能，还能阻挡海
水潮汐倒灌内河，起到保护农田的
作用。

宁波有很多地方至今仍以堰
命名，如澄浪堰、压赛堰、倪家堰等
等。有点名气的还有始建于唐朝的
它山堰，位于甬城西南鄞江镇它山
旁，是樟溪的出口处，很早就被列
为国家重点文保点。正如胡先生所
说“宁波之水，涨自海潮，其味颇
咸，御以坝，便咸水不能越坝而入，
故坝内之水悉，惟船行至此，须有
过坝之举”。

围堰筑坝也带来航行不便，船
只由内河而通江海，需循着道轨过
坝，船身束以粗绳，套在两岸的木
柱上，柱下是个木轮，数十个壮汉
转轮拉船而过。关于航船过坝的旧
事，我小时候也曾见过，只是牵引
的动力已由机器替代，伴随马达轰
鸣，几分钟就过完了。在当时，倒是
付费这一段是有趣的。

胡先生说：“索钱千余，为过
坝 之 费 ， 与 之 钱 ， 交 舟 子 一 瓦
片，为回时过坝之凭证。”有去有
返 ， 下 次 回 来 ， 还 得 过 这 道 堰
口。拿半块瓦片作为凭证，半块
留 在 过 堰 的 纤 夫 手 里 ， 各 执 其
一，合则真，不合则假。“此真上
古合符之遗风矣”。

三

过了堰，就进入内河了。以前
所称宁波东乡，河网纵横，绿杨临
水，野渡自闲，小屋成村。那时的船
行得慢，野景过窗，如展图画。日已
半落，余光犹明。牧人骑牛，踏石桥
而过。凭眺如入桃源。再前行，暝色
四合，时将入夜，抵宝幢而泊。

宝幢距宁波五十余里地，纤拉
浆行，由莫枝、由邱隘、由五乡，是
该入夜了。宝幢之水，来自太白山，
即名宝幢河。临水人家，自成乡镇。
第二天五点起来，天际微白，远山
舒青，树密垂隐，微风吹面。山水之
间，空气自是比城市的清新多了。
但不久风紧云重，山头或隐或现，
雨丝丝而下。我考证着这一段景色
的描写，正合了宁波当地仲秋的光
景。胡先生的游程也已是构划起茅
洋灵峰之行了。以我所知，上灵峰
寺有多条路可走。或是从宝幢经阿
育王寺走盘旋路到达灵峰山；或是
走姚墅岙，走同岙，需翻越祟山密
林；或是走堰山村上过茅洋寺，翻
孝子岭到达灵峰。胡先生芒鞋竹
杖，由宝幢启行，经萃峰庙，而至茅
洋山麓，入镇海县界矣。此“茅洋山
麓，镇海县界”，现已成了北仑新
区。远眺有巨轮游弋，楼房高耸，工
厂林立，早该是另一番景象了。

四

由茅洋山而至灵峰，再由灵峰
到阿育王寺，又有些山路要走。再
是一日早起，出阿育王寺至小白岭
而游天童寺。阿育王寺四山环抱，
与天童寺齐名，寺内有舍利殿和元
代古塔，参天老树与红墙黄瓦相映
成趣。从阿育王寺至天童寺十余里
山路，半路翻坡，有小白岭，原是进
入天童寺的必经之地。大概自有了

天童寺，也就有了这条小白岭古
道，算来于这林海松涛间已隐逸了
一千多年。岭上镇蟒塔，可作为进
入天童寺的坐标。

小白岭下不远处即为天童街，
胡先生当年所叙“全街皆天童产
业”，足见天童寺之富而信佛之众。
再前行，景色更加清丽，苍山四合，
水田纵横。长松合抱，夹道而立，迤
逦数百步，无一杂树，这是到了万
松关。当年王安石在治鄞期间，有
游天童寺诗：“山山桑枯绿浮空，春
日莺啼谷口风。二十里松行欲尽，
青山捧出梵王宫。”而“梵王宫”即
为天童禅寺了。

从天童寺回落到小白镇。胡先
生所雇的船只亦已由宝幢而到小
白镇等候，天明即返宁波而明州之
游告竣。虽则胡先生就此搁笔。就
我所知的小白镇或还有话说，小白
镇又叫少白，宋朝时就已形成聚
落。旧时，天童、瞻岐、咸祥和北仑
三山等地的乡民挑着土特产、小海
鲜，经小白岭到小白河头坐航船至
五乡、邱隘或宁波变卖交易，小白
镇一度非常热闹。更兼当地生长的
小白西瓜薄皮脆甜，早已远近闻
名。胡先生的游记没有提到，想必
行程仓促，亦是时至仲秋，小白西
瓜已经过季了。

胡朴安先生为安徽泾县人，长
年任教于上海，本游记自上海乘海
轮 到 宁 波 ， 记 录 下 天 后 宫 、 月
湖、天一阁而至宝幢，翻越茅洋
灵峰，过育王寺天童寺，再由小
白乘船回宁波，脉络清晰，行文
老到，夹行夹游夹述夹议。眼见
得从前慢，慢出一处处风景，看
今 朝 ， 公 路 、 隧 道 ， 汽 车 、 地
铁，现代化的便捷早已把这样的
景致连成一线。处处繁华，日日
更新。于这样辉煌的时代，再是
重读昔日游记，让人欣然。

国学大师胡朴安国学大师胡朴安：：
《《明州游记明州游记》》游了宁波哪些地方游了宁波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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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朴 安 （1878～1947），
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南
社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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